
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与问题

 

——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种解读 

赵士发 

〔摘要〕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资产阶级理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面总结，它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从方

法论上确立了哲学的世界历史理论的地位。同时，它明确探讨了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的关

系问题和世界精神的实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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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近代理性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面总结，其基本观点和贡献已经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黑格尔的世

界历史理论也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直接来源。众所周知，列宁曾经指出，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

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同样，不钻研和理解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特别是他的世界历史

理论，也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文拟就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方法与问题作一探析。 

一 

在黑格尔之前，维科、伏尔泰、康德以及赫德尔等学者都试图从哲学的层面去研究世界历史，也就是从方法论上对历史方法进

行哲学的提升。但他们还时常在历史科学的层面讨论问题。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理论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初步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

学提升。当然，这也为他进一步探寻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奠定了哲学基础。 
在《历史哲学》的绪论部分，黑格尔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哲学的世界历史”范畴，并从方法论的角度区分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

法。他指出，哲学的世界历史不是历史学意义的世界历史，先从世界历史做出一些普遍的观察，再从世界历史的内容举例来证明，

而是世界历史本身。[1]
(第1页) 世界历史本身不是现象的东西，而是实质的东西。黑格尔的这一出发点使他有可能洞见世界历史理

论的基本问题。为了进一步明确哲学的世界历史，他区分了观察历史的三种方法：原始的历史、反省的历史、哲学的历史。原始的

历史的特征是简单地直观，史家只是简单地把外在的现象移到精神观念的领域。运用这种方法的有古希腊的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

人。原始的历史范围限于史家所经历的那个时期，其间历史的民族精神尚未觉醒。反省的历史又包括普遍的历史、实验的历史、批

评的历史与概念的历史四类。普遍的历史在范围上已经突破了原始的历史的局限，涉及到一个民族、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全部历

史。它在方法上要求用抽象的观念或者思想去整理历史资料并作梗概的考察。实验的历史则是史家通过实验的反省使过去和现在发

生联系，即在把握历史内在联系的基础上，注重过去的历史对现实的意义。批评的历史是一种历史的历史，它注重对各种历史记述

的真实性与可靠性的批评与检查。概念的历史则是指民族的艺术、法律、宗教等部门的历史，因其观点的普遍性，成了达到哲学的

世界历史的过渡。由此可见，反省的历史的范围已经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代，在历史时空维度上超越了原始的历史。它既有对

历史本身的考察，又有对历史学的反思，在方法论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自觉，并开始触及到历史的精神和内在联系。与前两种考察

历史的方法不同，黑格尔认为，哲学的历史是最为完善的历史研究方法。［1］
（第1－8页） 

黑格尔认为，原始的历史虽然能给人以生动具体的现象描述，增长人们的见识，但这种方法的局限也很明显：受其历史眼界的

束缚，具有较强的狭隘性与片面性。同时，它也不可能触及历史的内在联系，具有肤浅性。反省的历史是对原始历史的一种否定，

突破了狭隘历史眼光的束缚，开始对整个世界历史作梗概的考察，逐步深入到历史的内在本质。但是，由于史家从个人精神原则出

发，将自己的精神等同于历史时代的精神，容易陷入主观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泥潭。哲学的历史作为历史方法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否

定之否定阶段，是对历史的思想的考察。 

在此基础上，黑格尔从逻辑上对历史方法作了三次提升，揭示出思想与历史必然联系的三个环节，从而在方法论上确立了哲学

的世界历史的地位。首先，黑格尔指出，思想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人类的感觉、知识与认识方面，以及本能与意志方

面，都含有思想，这是思想与历史发生联系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由它出发去考察就会发现，在历史中，思想只是历

史事实的附属物；而在哲学里，思想则是与实际存在无关的东西。这里历史的方法与哲学的方法产生了联系，但它是一种对立的关

系。这样去治史时，就“不免把历史当作是一种消极的材料，……逼迫它去适合一种思想，……以先天论来解释历史了。”［1］

（第8页）可见，思想还只是使历史方法和哲学方法发生联系的第一个环节。 

 其次，黑格尔进一步揭示了哲学观察历史的唯一思想是“理性”。他确立了一个重要的信念，并给出了哲学的证明：理性是

世界历史的主宰。这是因为：一方面，理性就是实体，是一切现实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理性是无限的权力，是万物的无限的内

容。理性是独立的，它不需要求助于外来的素质，也不需要它活动的对象。它既是自己生存的唯一基础，又是自己绝对的最后目

标，同时又是实现目标的手段。理性的本质特征决定了思想必然要与历史发生联系。理性不但要将自己的目标展开在“自然宇宙”

中，而且也展开在“精神宇宙”——世界历史的现象中。 

最后，黑格尔把理性提到世界精神的高度，确证了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他指出，“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我们知道世界

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知道这一种历史已经形成了‘世界精神’的合理的必然的路线—这个‘世界精神’的本性永远是同

一的，而且它在世界存在的各种现象中，显示了它这种单一和同一的本性。正像前面所说过的，这种本性必须表现它自己为历史的



最终结果。”［1］
（第10页）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实质就是世界精神的发展过程。于是，通过将理性与世界精神统一起来，

黑格尔确证了世界历史必然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从逻辑上完成了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 

不仅如此，在确立哲学的历史方法的基础上，黑格尔提出了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既然世界历史是理性的创造，是世界精神

的发展过程，那么历史的发展必然与逻辑同一，历史只不过是逻辑的外化。应该承认，黑格尔的思想是深刻的，他发展了维科关于

历史与认识关系的观点。维科提出了谁创造历史谁就能认识它的观点，黑格尔则进一步提出，“谁用合理的眼光来看世界，那世界

也就现出合理的样子。两者的关系是交互的。”［1］
（第11页）并且，在维科那里，上帝是不可认识的，因为上帝不是人的创造。

但在黑格尔看来，理性支配世界给人类认识上帝提供了可能性，因为神意不仅表现在自然事物中，而且表现在世界历史中。只有通

过理性表现的最高形式即哲学的方法才能认识世界历史的实质。可见，一方面，黑格尔看到了历史的内在精神，看到了历史与思想

的内在同一关系，并将它深刻地揭示出来了，黑格尔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进一步推进了维科关于历史与认识相统一的思想。但另一

方面，黑格尔又将历史归结为思想，认为历史必须符合逻辑，并将哲学的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核心，这当然是唯心的。 

尽管如此，黑格尔首次从方法论上确立了世界历史理论在历史哲学中地位。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源泉。 

二 

黑格尔对历史方法的哲学提升，为他进一步洞察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打下了基础。作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世界历史理论当

然有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但以往人们认为，这一基本问题就是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及其演变发展与世界历史各个构成部分及其

演变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2］
（第5页）首先应当承认，这并没有错，但不够全面与准确。黑格尔首次全面地阐明了世界历史理论

的基本问题及其包含的两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一个方面是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的演变发展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另一个方面则是世界

精神的实现问题。 

黑格尔在哲学的历史方法上把理性归结为精神，将世界历史归结为精神的领域之后，并未就此结束问题的探索，而是进一步追

问精神的本性，深刻地阐明了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一方面，黑格尔从物质与精神的辩证关系出发，揭示了精神的本性就是

“自由”。黑格尔认为，物质的实体在它自身之外，总是依附于他物而生存，并且不能离开他物而独立存在，所以它总是趋向于中

心点，受到重力的束缚。又因物质是复合的，各部分相互排斥，它追求统一，所以总显得要毁灭自己，走向自己的反对物，努力追

求着它的理想性。而精神与物质不同，它在自身内有其中心点，并依靠自身而存在，所以其本性是自由的。精神这种依靠自己的存

在就是自我意识。也就是说，精神是自己本性的判断，同时又是一种自己回到自己，自己实现自己，自己造成自己，在本身潜伏的

东西（自由）的一种活动。就世界历史而言，它实际上是精神在本身活动的表现。另一方面，黑格尔从世界历史纵向的辩证发展过

程揭示了人之为人的本质即自由。他认为，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过程。在东方各国只知道一个人是自

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只知道一部分人是自由的，日耳曼民族则知道一切人（人类之为人类）绝对是自由的。［1］
（第17－19页）

在黑格尔看来，人类是按照精神自由去创造世界历史的，世界历史的过程就是人类从自然界走向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

过程。他实际上是把自由视为世界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人类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于是，世界历史理论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一个方面就是

考察自由意识是如何发展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是如何获得自由的。但黑格尔在世界精神的实现面前止步了，他满足于将

世界精神（自由意识）的发展与实现问题作为其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从唯心主义的方面继承

与发展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这为马克思进一步科学阐明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奠定了基础。 

应当指出，黑格尔是辩证法的大师，他是从辩证法出发去揭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在从纵向上揭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

题的一个方面的同时，他又从横向上揭示出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其构成部分的民族历史的

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问题。 

从以往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和演变来看，作为整体的世界历史与其构成部分的民族历史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是许多历史哲

学家关注的问题。在黑格尔之前，维科、康德等都把各民族和国家视为世界历史的构成部分，注重对整体的世界历史与其构成部分

的民族国家历史相互关系反思，但偏重于强调整体对部分的作用和影响，强调世界历史普遍性的地位。但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民族

国家自身发展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历史的作用。虽然伏尔泰、赫德尔等人看到了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并指

出了民族历史的独特价值及其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作用，但他们也没有揭示出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黑格尔在前人的

基础上，从历史发展的不同层面考察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发展的辩证关系。 

首先，黑格尔揭示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具体而言，它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黑格尔通过

考察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论证了每个民族国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它是不会被世界历史的普遍性所淹没的。黑格尔指出：“每个

民族都有它自己的法制，英国的法制是英国人的法制，如果人们想给普鲁士人立这种法制，那么这恰恰是荒谬的，正如认为可以给

土耳其人立普鲁士法制一样，每一种法制都仅仅是一个民族特有精神的一种产物，一种表现，是其精神意识发展阶段的一种产物，

一种表现。”［3］
（第663页） 这里黑格尔强调了民族历史的个性，这种个性是不能用共性来抹杀的；第二，黑格尔通过分析世界

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进一步阐发了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之间普遍与特殊关系的辩证法。黑格尔认为，一个民族具体的精神推动

那个民族的一切行动，达到精神的自觉，“达到思想——对于它自己明白的概念。这个最高的成就，它必须而且注定要去完成。但

这种完成同时便是它的解体；同时也是另一种精神、另一个世界历史民族、另一个世界历史纪元的发生。这种过渡和联系使我们达

到全体的联系——达到使世界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概念……”。［1］
（第75页） 这里黑格尔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直接体现在一系

列民族精神的发展过程中，从根本上说，也就是世界精神与民族精神是辩证统一的，民族精神中有世界性的东西，世界精神中包含



着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有限的，在一定的阶段会解体，而世界精神是无限的，通过自己的实现而达到永恒。于是，世界历史与民

族历史之间普遍与特殊的辩证关系呈现出来了。 

其次，黑格尔深刻揭示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整体与部分的有机联系。他指出：“在世界历史中，我们所从事研究的若干

个人乃是若干民族，而若干整体乃是若干国家。”［1］
（第18页） 也就是说，若干民族与若干国家是构成世界历史的要素。正如列

宁在评价黑格尔的相关观点时所概括的：“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4］
（第273页） 在黑格尔看来，

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具有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一方面，部分离不开整体，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必然会与其他国家

发生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正如不与其他人建立一定关系的个人不是现实的个人一样，不同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系的民族国家也不

是“现实的国家”；另一方面，整体离不开部分，并由部分构成。世界历史作为世界精神的实现，必须以各民族国家为载体。它必

须经历一定的发展阶段，起初是东方世界，其次是希腊世界，再次是罗马世界，最后是日耳曼世界，实际上这些阶段的各种形态就

是代表世界历史的各民族历史。既然如此，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只有在世界历史中才可能解决。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之上，黑格尔洞

察到了法国大革命与世界历史的联系。他指出：“这件大事依照它的内容，是‘世界历史’性的，‘形式主义’的斗争必须和它分

别清楚。讲到它的外界分布，它的原则差不多灌输到了一切现代国家。”［1］
（第464页） 黑格尔从世界历史的高度为法国大革命

定位，显示了一种深远的世界历史眼光。可见，黑格尔已经清楚地揭示了世界历史与民族历史之间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 

最后，黑格尔揭示了世界历史条件下民族历史之间的不平衡发展关系。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都有某

些民族国家代表着世界历史的方向，处于世界历史的领先地位，成为世界历史民族。而另一些民族国家则处于落后位置。从而使世

界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如他所指出的，英国人就曾经担任了伟大的使命，作全世界范围文明的传播者；

法兰西的大军也曾踏遍了日耳曼，但日耳曼的民族性摆脱了这种历史。 

总之，从黑格尔对世界历史理论基本问题的分析和阐述可见，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世界历史与民族历

史的发展演变及其相互关系；二是世界精神的实现问题。马克思正是在批判改造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理论基

本问题作了科学的阐明，认为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问题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世界历史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问题和整体性人

的生成与发展问题。当然，这需要另撰专文探讨。 

                                      （载《武汉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 
［2］叶险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现时代》［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Grunderlinien der Die Philosophie des Rechts. Bd.4, Iltinger,1973.《黑格尔法哲学》第4卷［M］，伊尔亭格,1973年德文版。  
［4］《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版。 


